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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類別 ■小說組  □散文組     □新詩組 

作品名稱 幽靈十四 

  ……兩百三十六、兩百三十七、兩百三十八。 

  黎芙生數著階梯，登上廢棄大廈的頂樓，月色將整個世界浸沒在孤寂的冷色調中，水

泥地上散落碎玻璃，她若無其事地踏上，將那些碎碴反射的閃光踩滅。才走兩、三步，腳

踝就被突出的鋼筋劃了道口子，她看都不看就繼續往前走，最終坐上了外層圍牆，任由夜

風將她原本就糾結的長髮吹得更凌亂。 

  想來也可笑，當初爸瘋魔般想帶她翻過這面牆終以失敗收場，現在她倒是自動自發上

來了。 

  她搖搖頭，試圖甩開這段記憶，她不願人生的最後時刻還被痛苦綁架。於是她凝視天

空，打算讓月亮被下片雲朵遮蔽的時候成為她從世間解脫的時機。 

  正巧有片巨大的烏雲不斷變化形態，猙獰地吞噬周遭皎潔的月光，就在它將觸手伸向

光源中心時，有一中性嗓音驀然在黎芙生的身側響起：「自殺的話，家人領不到保險金

喔！」 

  「啊！」黎芙生嚇了跳，下意識地收緊放在圍牆上的雙手，穩住差點掉下去的身體

後，她大力喘著氣，悲憤地眼神刺向來者。 

  那人與她齊高，穿著白色兔子造型的布偶裝，粉嫩的兔耳朵垂在鼓起的臉頰邊，圓溜

的黑眸正盯著她看，即使是由塑膠做成，裡頭卻彷彿藏了千萬顆星星般閃耀。 

  她雖然訝異有人穿可愛的裝扮在這荒涼之地，但悲傷讓她無法做出太多情緒，淡然回

道：「媽沒錢幫我買保險。」 

  「這樣啊。」垂耳兔應了聲後就凝視著她。 

  黎芙生安靜地與它對視，看著看著就出神了。 

  這隻兔子與她小時候最寶貝的兔玩偶長的毫無二致。 

  多年前的生日，媽允許她挑個東西作為禮物，於是她帶媽到一間準備搬遷，所以全品

大特價的商店，她在店家營業前就去排隊，買下這隻放在櫥窗角落的玩偶。即便這是隻廉

價大眾款，大街小巷都能見到相似的產品，她對它的喜愛仍半分未減。 

  直到某天，媽不小心將它丟進老舊的洗衣機裡折騰，拿出兔玩偶後，它已經不成

「兔」樣，棉花沾黏上所有衣物，媽一怒之下將兔玩偶的殘骸丟進垃圾桶，她對兔玩偶最

後的印象，是副乾癟醜陋的身軀披上棄嫌的外衣，死寂地躺在廢棄物中。 

  那時的她不敢哭鬧，因為她彷彿看見了自己的命運。 

  「呵，我可愛嗎？」垂耳兔見黎芙生也望著它，便歪著頭笑問。 

  黎芙生回過神後，冷酷道：「別自戀了。」 

  「我以為小女生都喜歡可愛的東西呢！」見黎芙生沒有要理睬它的意思，它反而不屈

不撓繼續說話：「對了，妳不好奇我是誰嗎？」 

  「知不知道都無妨，反正我等等就什麼都想不……」 

  「我是幽靈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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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耳兔往前穿越圍牆，張開兩隻大耳飄浮在空中。 

  面對此景，黎芙生敷衍地「哦」了聲，當作是自己接近死亡所以才開啟通靈眼。不過

照傳聞中來看，幽靈會突然出現無非是那種情況，於是她問道︰「祢在抓交替嗎？」 

  垂耳兔幽靈又飄了回來，道：「不抓，我還有許多遺憾呢！」 

  「祢去找別人幫祢完成遺願吧，我待會就要當祢的同事了。」黎芙生閉上眼、放鬆

手，又欲往下墜。 

  垂耳兔急忙出聲阻止：「等等！有行人走過。」 

  黎芙生瞇起眼，瞪著垂耳兔，對方乾笑了兩聲，道：「呃，總不能干擾到別人

吧……」 

  她覺得有道理，過了會再度闔眼，隨後又聽見：「等等，時辰還沒到。」 

  她一把將垂耳兔推開，道：「又不是出生，這種事情不用看時辰！」 

  最後她乾脆不閉眼，將身體慢慢往前挪，逐漸讓強風左右自己，此時，她的後背傳來

柔軟的觸感，是垂耳兔環抱住她，道：「再等等吧，這裡的夜景好漂亮。」 

  黟黑的夜成了光的畫布，路燈排列成銀河，零散遍布的各家燈火組成星座，整個城市

宛如徹夜繁星的倒影，的確是幅難能可貴的美景。 

  但這片光影中，她永遠只能是陰影。 

  世間越亮，越顯得她漆黑。 

  她向後猛撞將垂耳兔當成靠墊壓倒在水泥地，翻過身後騎在它的肚子上，一下一下地

捶打它的胸口。她過於激動，喊出來的聲音沙啞無比：「這是什麼爛理由！」半晌，垂耳

兔動也不動，出完氣的黎芙生拉了下它的兔耳，見它仍是毫無動靜，便想將它的頭套摘

掉，看看裏頭怎麼了。 

  就在她左右旋轉頭套時，垂耳兔如詐屍般彈坐而起，黎芙生趕緊向後退才沒被彈出

去。 

  垂耳兔調整好自己的頭套後嚴肅道：「不可以動我的頭套。」 

  黎芙生聽它口氣冰冷，便以同樣態度回道：「不動就不動，那祢也別阻止我。」 

  垂耳兔湊近她，口氣溫和了下來：「我不喜歡自己的長相，是這身兔子裝給我重新面

對人群的勇氣，所以請讓我在擁有勇氣的姿態下面對妳吧！」 

  黎芙生咬了下唇，她也討厭自己的樣子，而她卻沒有任何可以讓自己看起來好一些的

皮囊。 

  她從垂耳兔的身上滑下來，背靠著圍牆，手將膝蓋環住，把頭埋了進去，將自己脆弱

的地方縮成一團，冷漠的刺扎向四面八方。 

  垂耳兔坐到她身旁，將一隻兔耳搭在她的頭頂，道：「為什麼想要逃離這世界？」 

  黎芙生感受到了兔耳傳來的溫柔重量，身旁又有個不畏懼她的刺的傻幽靈，她咬牙硬

撐不讓眼淚漫溢出眼眶後，說道：「我是沒用的人，不被任何人喜歡，自己也厭惡自己，

所以別再來煩我了好嗎！」 

  垂耳兔的語氣中卻帶著不合時宜的歡喜：「這麼巧，我也沒有用，也不被人喜歡，生

前的自己也討厭自己，有這麼多共同特點，那我們還挺適合當朋友的呢！」 

  黎芙生抬起頭，原以為垂耳兔是在捉弄她，正要破口大罵時，卻看見對方赤誠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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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她頓時沒了火力，掙扎良久，她才終於吐出了句：「無聊。」說完話她就起身離開，

垂耳兔陰魂不散地跟著她，嘮叨道：「別小看幽靈，幽靈會很多魔法的。」 

  「走開。」 

  「我可以消滅妳不喜歡的東西。」 

  「不用。」 

  「我能幫助妳改變自己。」 

  「滾。」 

  諸如此類的對話持續到黎芙生回家，她拐進狹小的巷弄中，小心翼翼地將就算沒鎖也

不會被小偷盯上的塑膠門推開，再躡手躡腳地踏上滿是裂痕的樓梯，現在是三更半夜，媽

應該睡著了，她不能把她吵醒。 

  垂耳兔好奇地東看西瞧，幸好門框與樓梯再怎麼狹小它都能穿透，不至於因身軀過度

圓胖而卡住。 

  到了房間後，黎芙生悶不作聲的就朝鋪在地上的竹蓆躺下，再將四處都是補丁的被子

拉高躲了進去，不再搭理垂耳兔。 

  閒來無事的垂耳兔開始在她家探索，並將黎芙生的房間打掃乾淨，最後鑽進她的被窩

裡。 

  理所當然的，它立即就被踢了出去。 

  翌日清晨，「碰」的一響，大力的甩門聲將黎芙生嚇醒，她知道，那是她媽近期表現

不悅的方式，而她生氣的源頭就是她，所以她只能乖巧地收下這份怒氣。 

  「小生早安，要去上學了嗎？」垂耳兔從昨晚就跪坐在竹蓆旁，等待黎芙生起床。 

  「現在是暑假，祢怎麼還沒走……」黎芙生閉上眼準備睡回籠覺，而她像是想到了什

麼，忽然睜大眼睛，警惕地瞪著垂耳兔問道：「祢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垂耳兔隨手抓起一本國中二年級教科書，道：「這裡有很多妳的課本，後面都有寫名

字，噢對了我是十四，數字的十四，因為妳是十四年來第一個看見我的人。」 

  黎芙生也只能怪自己平時沒有維持整潔的習慣，嘆了口氣後毫不留情地吐槽：「真隨

便。」 

  「不隨便，我花了整個晚上想的呢！」垂耳兔傻笑道。「既然妳現在放假，那就別浪

費時間了，快起來。」 

  黎芙生被推著往浴室走。甫刷牙洗臉完，就看見十四在地板上鋪了報紙，報紙上還有

把椅子，而它手上拿著剪刀，以充滿笑意的嗓音對黎芙生喊道：「來來來。」 

  黎芙生退回浴室，緊張地問道：「祢要做什麼？」 

  十四看了自己的裝備後，回道：「剪頭髮呀，看不出來嗎？妳放心，我昨天翻了很多

雜誌，對髮型已經充分了解了。」 

  黎芙生更加警戒，道：「哪裡來的雜誌？」 

  「樓下找的。」十四走了過去，將黎芙生拉到椅子上坐好。 

  她家樓下的雜誌是媽四處蒐集來的過期雜誌，而種類不乏時尚尖端期刊，她可不敢隨

便嘗試。 

  「剪刀在我手上，別掙扎。」為了營造氣勢，十四連續打開、收起剪刀，發出「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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唰」的聲音。「妳的頭髮太亂了，該修剪一下。」 

  「祢要是敢照著雜誌上的女模特剪，祢就死定了！」儘管被壓住肩膀哪兒都去不了，

黎芙生仍不放棄用言語反抗。「剪太短了啦！」 

  「我已經是幽靈了，換別種威脅方式吧！」十四手起刀落，大量的頭髮散落地面，從

開始到完工用不著三分鐘。「好了好了，快去照鏡子。」 

  黎芙生馬上飛奔進浴室，她看著鏡中的自己，竟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從外頭傳來十四的聲音：「我參考的人都是跟妳差不多年紀的，可以吧？」 

  「還、還可以接受……」她以往都是披頭散髮，將陰鬱的臉遮掩在亂絲裡，現在的她

看起來乾淨俐落，就如同拂去塵埃的明珠。  

  須臾，她從浴室出來準備去收拾東西時，卻發現地上的報紙與頭髮都不見了，便問

道：「我的頭髮呢？」 

  「被我吃掉了。」十四將她推到衣櫃前，道：「那個不重要。現在去換衣服，我們出

門吃早餐。」 

  「我不吃早餐。」黎芙生退了步。 

  「不吃早餐看上去多沒精神啊！快，我在外面等妳。」語畢，十四退出房門。 

  黎芙生走向房間另個堆積衣服的角落，勉為其難地換起上衣，就在換褲子時，她察覺

她的腳踝處有塊紗布，意識到那邊有傷口後，疼痛感瞬間變得清晰，她只得坐在地上減輕

痛楚，艱難地將褲子拉好。 

  印象中，她沒有處理被鋼筋劃傷的地方，那是誰幫她包紮的？ 

  她望向房間門口露出一小截的兔耳朵，靜默了一陣子。 

  「好了嗎？」由於實在是等太久了，十四直接闖入房間，只見黎芙生呆坐在地，它便

緊張地靠過去。「怎麼了？哪裡不舒服？」 

  「沒有。」黎芙生拉住它的手借力起身，道：「走吧！吃早餐。」 

  面對聽話的黎芙生，十四差點反應不過來，她都下樓後才跟上去。 

 

  離她家最近的早餐店總是人山人海，因此黎芙生直接將它漠視。下間早餐店開在學校

對面，但裡頭通常有她的同學，所以她也選擇忽略，往更遠的地方走去。 

  「小生，這裡有早餐店呀！」十四停在學校對面那間，對黎芙生喊道。 

  「那間風水不好。」 

  「早餐店沒在看風水的，就這間了，吃個早餐沒必要長途跋涉吧！」 

  黎芙生正要離去，卻見十四走進店裡，說道：「那裡尚有兩個空位，快過來。」 

  她踱了兩下腳表示抗議，可十四沒有要出來的意思，最後，她無奈地走進店裡。 

  點了便宜的果醬吐司後，她小聲的對十四說道：「我們買回去吃。」 

  「別害怕與人交流。」十四無視她的抗議，看到位置後就坐下。 

  黎芙生只得跟過去，入座後就低著頭，生怕被瞧見。 

  這間店的風水果然不好，她的同班同學們就坐在店裡最大的圓桌，嘻笑的聲音簡直要

掀翻天花板。 

  「妳怕他們啊？」十四察覺到了黎芙生的不對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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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怕，是、是覺得困擾……」黎芙生才將頭抬起來了點又立刻萎下去。 

  「別怕，我在這裡呢！」十四拍拍它毛絨絨的胸脯，道：「坐端正，別讓自己看起來

好欺負。」 

  黎芙生縱然是坐好了，不過眼睛卻老盯著底板，嘴中的吐司咀嚼了許久才記得要嚥

下，十四看不下去，道：「妳做的很好，現在開始看著可愛的我，放輕鬆，妳是在吃早餐

不是在考試。」 

  聞言，黎芙生抬眼看著拎起自己耳朵擺弄的十四，心情的確放鬆了不少，但她仍嘴硬

說道：「別自戀了。」 

  當她吞完最後一口吐司時，她的同學們不出她所料地圍上來，領頭的胖班長逕自坐上

她對面的椅子，幸好十四起的快沒被壓著。 

  胖班長打量了黎芙生一會兒後說道：「都有辦法弄頭髮了，妳們家不缺錢啦？」 

  其餘同黨在旁呵呵大笑，濃厚的嘲諷欲將她窒息。 

  黎芙生受不了這種場面，無意識地縮了縮身軀，彷彿這樣就能得到一些安全感。 

  「之前不是說想和我們當朋友嗎？」胖班長翹起二郎腿，「現在給妳個展現誠意的機

會。」他將頭撇向櫃檯。 

  會過意的黎芙生根本不想也不能幫他們付錢，無奈之下將頭沉了下去。 

  「小生小生，看著我。」十四穿透桌子，擋在胖班長與黎芙生之間。「我說什麼妳就

跟著說什麼，知道嗎？」 

  看著這隻人畜無害的垂耳兔，黎芙生聽話地點頭，開始複誦十四說的話：「我不

要。」 

  十四伸出雙手比出「來」的手勢，道：「繼續……」 

  「當初是我太笨了才會被你們利用，朋友不是誰成為誰的工具，所以，自己的帳自己

結。」她越說越理直氣壯，十四在她說到一半時就退開，後半段的話是她直接看著胖班長

說出來的。說完後，黎芙生感到無比痛快，悶在胸腔多年的忿怨終於得以宣洩。 

  空氣凝結了好幾秒，他們像是看見一隻任由群眾欺負的小兔子倏地咬起人來，表情複

雜。 

  十四牽起黎芙生的手，道：「快跑囉。」 

  黎芙生連忙跳下椅子，胖班長著急大喊：「抓住她！」 

  可惜她跑不過男生，一下子就被抓住手臂，過往受拳打腳踢的霸凌畫面歷歷在目，那

瞬間，慌張佔據了她所有感官，她看向十四尋求幫助，悲傷的眼神在十四眼裡打轉，將它

和藹的黑瞳渲染上駭人的鮮紅，忽然，連續的「框啷」聲引來店員注意，大圓桌上的瓷盤

和玻璃杯全都被一掃而落，滿地狼藉。 

  店員先是震驚，後來怒氣沖沖的對著胖班長那群人罵道：「壞掉的東西要賠償，不然

我就報警處理！」說完後便到外頭拿了用具清理碎片。 

  所有人都怔住了，不明白為什麼放在桌上的東西會自己掉落。 

  「小生，走吧。」十四從人群中拉起黎芙生，經過櫃檯時還不忘給早餐錢。 

  她們一路跑回家，跑著跑著，她咧開笑容，到家後甚至需要十四攙扶才站的穩。 

  「哈哈，祢有看到剛才他們的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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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得意道：「妳早該這麼勇敢了，有個幽靈朋友很棒吧！」 

  「嗯。」黎芙生對著十四繞了圈，「沒想到祢真的會魔法。」 

  「幽靈不是當假的。」十四的語氣裡充滿笑意，但接下來想的問題，讓它笑不出來。

「小生，妳會怕我嗎？」 

  黎芙生愣了會，想到餐具莫名掉落的靈異現象，又想到它帶著自己逃離現場，便笑

道：「祢那麼可愛，有什麼好怕的。」 

  十四笑了幾聲，道：「祢不討厭我就好。」 

  「嗯，不討厭。」 

  黎芙生回房間後從書桌底子下翻出鐵罐子，將吃完早餐後剩下的零錢投進去，再搖了

搖鐵罐，心滿意足地聽著裡頭零錢的碰撞聲。 

  十四坐在她對面，好奇問：「想買什麼？」 

  「蛋糕。」黎芙生將鐵罐攬回懷中，這是她幾個月下來有一餐沒一餐存起來的錢。

「小弟弟下星期過兩歲生日，媽要帶他回來。」 

  「弟弟在哪裡？」十四探索過這個家幾次，沒有見過小孩的用品。 

  「他在叔叔家。」黎芙生想到叔叔就心情不好。「媽每天都會跟叔叔吵架，因為

我……」 

  沉默迂久，十四問道：「妳做錯事了？」 

  「嗯。」黎芙生點頭，血絲在她的明眸上撒網，眼淚卻像綁了繩索般倔強地不肯掉

落。 

  但她的聲音已然變成哭腔：「因為我還活著啊。」 

  那瞬間，十四伸手向前將她攬入懷中，黎芙生感受到生疏的歸屬感，儘管再溫暖，她

仍咬牙不讓自己耽溺其中，吸了吸鼻涕後，她戳戳十四的肚子，說道：「我沒事啦。」 

  十四來回摸著她的頭，感傷道：「妳沒有錯。」 

 

  待到小弟弟生日當天，十四在蛋糕店裡興奮地看著琳琅滿目的商品，尤其是巧克力口

味的區塊，它道：「小生快看！這些看起來好好吃。」 

  黎芙生吞了吞口水，雖然她也很喜歡巧克力，但小弟弟吃了會蛀牙，所以不在她的考

慮範圍內。 

  她跟店員詢問了小孩子也能吃的蛋糕，店員便從架上端出一個白色的小圓，說道：

「這個不含添加物，而且糖也放比較少，很適合小朋友喔！還有啊，因為這個蛋糕有比較

多留白的地方，所以可以用果醬在上頭寫祝福，妹妹要親手寫嗎？」 

  黎芙生當即點頭，店員帶她到後台選擇口味，她先用葡萄醬在蛋糕上寫「大家愛

你」，再用草莓醬於側邊畫上數個愛心，縱使用果醬擠出的字歪七扭八，有些甚至糾結成

一團，但她放了真心進去，在畫的過程中還不經意地露出微笑。 

  店員在一旁莞爾：「當妳的弟弟真幸福。」 

  黎芙生笑道：「這是姐姐的義務。」 

  回家路上，黎芙生將蛋糕謹慎地護在胸前，連走路的步伐都刻意放慢，不讓蛋糕受到

任何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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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羨慕道：「我也想當弟弟。」 

  黎芙生開玩笑：「那就趕快找個好人家投胎。」 

  室內的光線從塑膠門透了出來，黎芙生興沖沖地開門，映入眼簾的，是媽坐在餐桌旁

的長椅上，無力地用手拄著頭。 

  「媽，我回來了。」黎芙生的精神緊繃了起來，她家比之前更亂了不少，空氣中飄散

著濃烈的酒氣，醞釀了大難將至的氛圍。她將蛋糕輕放在桌上，怯聲怯氣道：「小弟弟

呢……」 

  媽先是用紅腫的眼瞪著黎芙生，接著毫無感情地問：「這是什麼？」 

  「蛋、蛋糕。」黎芙生被媽的口氣嚇得退了步，撞到待在她後方的十四，她感受到它

的存在後，頓時覺得有了些安全感。 

  「呵呵……哈哈哈……」媽發瘋般地笑了起來，邊流淚邊笑，轉眼間，她破口大罵

道：「黎芙生！妳哪裡來的錢買蛋糕？我們家都窮成這樣了妳還去買這種浪費錢的東

西？」說完，連一眼都不願施捨就將蛋糕重重砸向地面，奶油從紙盒的縫隙爆了出來，如

同她碎裂的心意炸出血漿。 

  「還有，妳要給誰買蛋糕？妳弟就在剛才被叔叔搶走了，妳已經沒有弟弟了……妳是

不是故意要來氣我的？妳說話呀！」媽撕心裂肺的哭著、叫著，將黎芙生罵得狗血淋頭。 

  以往的黎芙生會安分地站好，等待媽對她發完脾氣，但這次有十四陪她，她油然生出

了勇氣反駁：「不是……」她純粹是想為弟弟慶生、想讓媽的心情好一點。 

  媽自嘲般笑道：「呵，學會頂嘴了？」說完，一個巴掌就要朝她的臉搧下去。 

  十四將黎芙生往後拉了步，躲避掉這可能會對她造成嚴重傷害的攻擊。 

  媽揮空後從椅子上跌落，她以哀戚的眼神看向她，目中的深潭似要將人捲入漩渦中溺

斃。黎芙生想去扶，可伸出的手卻被狠狠拍開，媽就這麼攤坐在地抽泣：「為什麼我要遭

遇這種事……要是、要是……」她看見不遠處噁心的蛋糕，便拾起流出來的一坨砸向黎芙

生。 

  黎芙生不閃躲，任由屈辱玷汙自尊，說道：「要是我當時和爸一起跳樓就好了對

吧？」 

  媽聽完後近乎崩潰，道：「黎芙生！妳再給我說一次試看看！」 

  當眼淚爬過臉頰傳來搔癢的感覺時，黎芙生才發覺她哭了，而這彷彿解開她心中黑盒

子的枷鎖，有許多她不敢說的話與不願面對的事爭先恐後地蹦了出來，她道：「反正我在

學校也只會被同學欺負，妳和叔叔也有妳們的孩子，妳們才是一家人，我是外人、是妳的

拖油瓶。不被任何人喜愛的我，本來就該被丟在垃圾桶不是嗎！」 

  她剛吼完便覺側臉傳來火辣辣的疼，是媽迅速起身甩了她一掌，道：「我不許妳這麼

說……」 

  挨打的黎芙生大哭起來，她的雙手徒勞地擦去不停湧出的淚水，朦朧中，她看見變得

巨大的十四站在媽的身後，一吋吋地張開如深淵般的大嘴。 

  黎芙生還來不及錯愕，就看見它一口、兩口……眨眼間，將她媽從頭到腳吞食殆盡。 

  就像關了電視，吵雜的空間瞬間寂靜下來，像是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她嚇呆了，雙腿發軟跌坐於地，發出「碰」的響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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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快速變回正常大小，像是要關心般朝黎芙生走了步。 

  「祢別過來！」黎芙生大叫，恐懼盡寫在臉上。 

  「小生，妳說過不怕我的，現在……不一樣了嗎？」十四停在原地，不敢再有動作刺

激她。 

  「我媽呢？」她盡量讓自己保持鎮定，但發出來的音卻不受控顫抖著。 

  「如妳所見，被我吃掉了。」 

  「快吐出來！」她害怕地看著十四的肚子。 

  十四給出否定的答案。 

  它躊躇片刻，問道：「妳不是討厭她嗎？為什麼要她回來？」 

  黎芙生再度嚎啕大哭，更甚方才被打的時候，她道：「祢不懂……當初在頂樓是媽把

我從爸的手中搶過來我才能活到今日，她平時都早出晚歸在外工作，這個家甚至是她對房

東下跪多次才留下來的……祢怎麼可以這麼自私！」她掙扎爬起身，用力捶著十四的身

體，不斷重複最後那句話。 

  十四安靜地承受拳頭，但它愈沉默，黎芙生就越心酸。 

  最後，黎芙生狠狠地推開它，奪門而出。 

 

  她漫無目的走在街頭，只想離案發地越遠越好，逃避方才發生的一切。 

  沿途的景色漸趨陌生，她走在人煙稀少的巷弄，但月黑風高的陰森仍難以與十四吃人

的可怕相頡頏，不曉得走了多久，腳步開始踉蹌，一個不小心就跌了跤，她靠著路邊的電

線桿休息，可是眼睛一閉，就夢見十四張著血盆大口，而所有家具都染上了與它眼睛相同

的鮮紅，她醒了又睡，睡了又醒，當噩夢做完後，才終於陷入昏睡。 

  天剛翻起魚肚白時，她從木質長椅上驚醒，環顧四周後，發覺這裡是年幼時媽常帶她

來玩的一座公園，不假思索，她立刻猜到是十四趁她睡著時將她帶過來的。 

  昨晚的記憶隨著她想到十四，便海嘯般地挾著巨大的浪花向她撲來，她抱住頭，祈禱

這一切只是虛幻的夢，好不容易抓住心中飄渺的希望小舟，她狂奔回家。 

  一開門，仍然看見地上爛掉的蛋糕和沒有放好的椅子，她強迫假裝自己什麼都沒看

見，往媽的房間尋去。 

  被褥整齊、錢包仍放在桌上，媽沒有回來也沒有出去。她不敢死心，即便知道不可

能，還是將所有能拉出來的櫃子都拉開、能搬動的東西都搬過，直到把房間逛了幾百圈

後，她才默默地流下眼淚，並將所有物品回歸原位。 

  她失魂落魄地走往自己的房間，當她進門時，卻驚見她媽正坐在衣櫃前，而櫃門大大

敞開，裡頭堆積的東西傾落滿地。 

  「媽……」黎芙生用盡僅存的力氣撲向她。 

  媽一手拿著破爛兔玩偶，一手將女兒攬入懷中，感慨說道：「妳既然那麼喜歡它，為

什麼不和媽說呢？」 

  黎芙生看著她當年從垃圾桶底部偷偷撈出來的兔玩偶，訥訥道：「我怕妳不開心。」 

  這個衣櫃不用來裝衣服，而是被拿來藏東西，但這個「藏」並非喜愛，而是不敢被別

人發現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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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孩子。」媽放下兔玩偶，用雙手將黎芙生抱得更緊。「芙生，媽昨晚不是那個意

思，媽是想說，要是自己有足夠的能力把妳和弟弟留在身邊就好了，不是不要妳。是媽一

直以來疏忽妳了，還對妳發那麼大的脾氣，對不起……」 

  「沒關係。」黎芙生邊啜泣邊搖頭，經過這場驚魂記，她覺得只要媽能陪在她身邊，

她就無敵了，那些委屈或是難受都變的無所謂。 

  媽接著拿起一本日記，裡頭的最後一篇是黎芙生的遺言，上頭寫著「願媽能無後顧之

憂，和叔叔、弟弟一起過好日子」。 

  「寫什麼傻話，沒有妳的話媽連日子都過不下去，妳是我花了畢生的勇氣從爛男人手

中搶回來的寶物，怎麼可能會希望妳消失呢？」媽拿日記本拍了下黎芙生的屁股。 

  黎芙生笑逐顏開，往媽的懷中鑽，汲取更多她所渴求的溫暖。 

  「還有，這件衣服是怎麼回事，為什麼上面都是腳印？」媽從雜物堆中翻出她的制

服。 

  那是胖班長在書法課時用墨水沾了鞋底，再用來欺負她的證據，但她不敢跟大人講也

不敢亂丟，只好帶回家藏。 

  「妳在學校發生事情為什麼沒跟我說？」媽的口氣裡充滿心疼。 

  「已經沒事了，我上次在早餐店的時候反將他們一軍，他們現在看到我就逃得遠遠

的。」黎芙生抬起頭，與媽炫耀她的事蹟。 

  「芙生長大啦。」媽捏了捏她的臉蛋，逗得她大笑。「不過如果媽沒有發現，這些事

情妳打算藏到什麼時候？」 

  黎芙生不語，她從沒想過要揭開。 

  「以後不管發生什麼事都要回來跟媽說，不要一個人承擔，好嗎？」 

  「好。」 

  「知道就好，媽去準備早餐。妳負責收拾房間，地板上有很多頭髮，記得掃乾淨。」 

  黎芙生依依不捨媽的懷抱，在鬆開手前問了句：「媽，妳怎麼會到我的衣櫃裡？」 

  媽摸摸下巴，思考片刻後回道：「大概是夢遊吧！昨晚喝了點酒，連自己怎麼睡著的

都不知道。」 

  「那妳有覺得哪裡不舒服嗎？」昨晚她看見了十四尖長的上下門牙，被咬到肯定會穿

腸破肚。 

  媽笑道：「身體沒有，但心靈有。」 

  黎芙生鬆了一口氣，道：「媽，我保證我以後一定每天跟妳報備在學校發生的事，妳

就別擔心我啦！」 

  目送媽走下樓後，黎芙生才動工整理房間，從衣櫃中掉出來十四曾經吃掉的一些物

品，沒想到它的胃竟然通向這裡！ 

  黎芙生環視整個房間，那圓胖的垂耳兔不在任何角落。 

  她仔細思考了十四的所作所為，其實它真的都是為她著想，只不過後來用的方式太為

極端，但這仍不可抹滅它是存有好意的事實。 

  她很快就決定要將十四找回來，到廚房拿了根兔子愛吃的紅蘿蔔後，便直覺地往廢棄

大廈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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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股勁爬到頂樓，果然看見圍牆上有隻白色垂耳兔，她湊到它身旁，模仿它說道：

「自殺的話吃不到紅蘿蔔哦。」語畢，拿起手上的紅蘿蔔在它面前搖了搖。 

  十四撇過頭，手卻誠實地朝紅蘿蔔伸去。 

  在它接過紅蘿蔔的同時，她道：「十四，謝謝祢改變了我的一切。」 

  十四用不著幾秒就將它啃完，它拍拍肚子，回到圍牆內拉黎芙生坐下，正經道：「能

改變妳的人只有妳自己。」它盯著她的雙眼，良久，問道：「看清楚了我不同的型態後，

妳討厭我嗎？」 

  黎芙生搖頭，道：「我知道祢是為我好。所以，不討厭。」 

  十四摸了摸黎芙生的頭，道：「那妳答應我，不管發生什麼事，妳都要愛著妳自己，

可以嗎？」 

  黎芙生雖然不清楚「不討厭十四」跟「愛自己」有什麼連結，但她不自覺地就隨著十

四的意願答道：「可以。」 

  見她答應後，十四動手朝自己的頭套扭轉起來，黎芙生本欲阻止，但內心的好奇壓制

她的動作，讓她安靜地看著十四將頭套緩緩摘下。 

  在十四真露出面目的瞬間，黎芙生倒抽了一口氣。 

  它的身體透明到可以看見它背後的景物，不過讓黎芙生最震驚的是，它有著與她如出

一轍的面容。 

  霎時間，她頭暈腦脹，視野變得扭曲模糊，她伸手想抓住十四，卻只攫到一把空虛。

她焦急大喊：「祢要去哪裡！」 

  十四將手抵在黎芙生的胸口，以她的臉蛋，揚起明媚的笑容，說道：「我哪兒都不

去，永遠在妳心裡。」 

   

  當黎芙生從圍牆旁驚醒時，天竟然已經黑了下來，拿出手機查看時間後，她差點將手

機摔出去。現在是她準備自殺的那天晚上，而頂樓只有闃寂黑暗與她做伴，十四的出現倒

像是恍惚間萌生的幻影。 

  她想起了十四對她說的一番話，便用雙手環抱住自己，低聲呢喃道：「祢好……謝

謝。」說給住在心裡的「它」聽，而內心的共鳴拂起一陣陣微風，雲散了孤獨。 

  好似十四正在回應她。 

  她迅速複習了遍十四陪伴她走過的改變歷程，想好第一件事該做什麼後，便雀躍地跑

下樓梯。 

  她沒發覺的是，儘管她身處黑暗，仍是嚮往著光，以光為指引的活下去，終有一天，

也將成為一顆燦星，擁著自己的明亮閃爍天際。 

 

（完） 

 


